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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建市之初，矿工和城市居民
吃菜主要靠当地农民自产自销。1958
年五矿建成投产，焦化厂、落凫山矿（一
矿西斜井）、六矿、十二矿、九矿、十矿、
马道矿、十一矿、高庄一矿先后动工，平
顶山至韩梁矿区铁路、白龟山水库也先
后开始兴建，全市总人口已达二十二万
多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建设速
度的加快，吃菜成了大问题。为了保证
矿工和城市居民的蔬菜供应，市里决定
成立市商业局国营高楼菜场。场部设
在高楼村（今湛河区轻工路街道高楼
村），范围包括高楼、召村、周庄、黄庄、
统张、张庄六个村。第二批又把柏楼、
前城、后城、小营、沙王、牛楼、魏庄、董
庄划归菜场，共计十四个自然村，2.2万
亩土地。

菜场作为全市蔬菜专业化生产基
地，由市商业局直接领导，对菜农供应
口粮、发放工资，生产的蔬菜统一调
配。市商业局委派干部成立了菜场领
导班子，抽调管理人员参与菜场建设，
迅速开展工作。高楼村也腾出部分民
房供场部办公使用。当时正值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高潮，菜场建场之初就取消
了家庭炉灶，建立了公共食堂，一般是
一村一个，所有人员一律在大食堂就
餐。对男女青壮年劳力实行军事化管
理，一般一村为一个营，下边设连、排，
由场部根据需要统一指挥、统一调动、
搞大兵团作战。

首先是大搞以挖井修渠为主的水
利建设。因为没有机械，挖井全靠人
工，先在上边挖开一个大坑，越往下挖
口径越小，人们一锨一锨把挖出来的土
往上翻，直到挖出泉眼，再用石头把挖
好的井圈起来，最后把挖出来的土回
填，一眼井才算挖成。修水渠的任务一
般由青壮年妇女劳力承担，寒冬腊月不
少人还穿着单衣挖土抬土，有时为了赶
工期还要挑灯夜战，她们累得腰疼肩膀
肿，病了也难得休息，那种冲天的干劲
和劳动热情我是亲眼所见，凡是经历过
的人都终生难忘。

浇地开始用辘轳，后来菜场给各村
安装了水车，可以用牛或驴拉水车，但
多数情况下还是靠人推。直到有了机
械，开始是蒸汽机后来有了柴油机，才
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经过
几年的努力，大部分菜地实现了旱能
浇、涝能排，为蔬菜基地的建设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不少水利设施一直到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还在发挥作用。

当时广大农村地区还没有用上
电。1959年菜场购回发电机，用柴油机
带动发电机发电，“电厂”就设在高楼村
一户景姓村民的房子里。首先是菜场
场部和周围的村子用上了电，结束点油
灯照明的那一刻老百姓欢呼雀跃，对实
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充满
了憧憬。

在蔬菜种植方面，菜场实行集中连

片种植，一个品种一种就是上百亩，甚
至几百亩，这样便于加强田间管理。加
上水肥比较充足，蔬菜连年丰收，产量
不断提高，每年能生产 1000多万公斤，
有力地保证了城市居民和煤矿职工的
生活需要。当时大面积种植的都是“大
路菜”，如白菜、白萝卜、红萝卜、大葱、
辣椒、茄子、黄瓜、南瓜、冬瓜、豆角、菠
菜、芹菜、韭菜、大蒜等。随后引种西红
柿，老百姓开始叫它洋柿子，后来才知
道叫番茄。由于南瓜、红萝卜可以代替
主食充饥，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菜场
的老百姓挨饿相对较少。有一段时间，
一到下午，来了一批又一批骑着自行车
的城里人，到地里捡剩下的小红萝卜和
菜叶回去充饥。

为了解决适龄儿童入学问题，菜场
办起了小学，名字就叫商业局国营菜场
职工子弟学校，校址在黄庄村。为支持
办学校，黄庄村的村民全体搬到张庄村
居住，商业局抽调人员到学校任教。学
生实行集体生活，统一在校吃住，早上
出操，晚上自习。我本人当时就是该校
一名小学生。

学校还办起了校办工厂，养了不少
兔子，购置了乒乓球台等体育器材，还
组团参加了 1959年市里的国庆体育运
动会。此外，学校还成立了文艺宣传
队，不定期到场部汇报演出。同时菜场
还办起了托儿所、幼儿园，园址在统张，
学龄前小孩都送到幼儿园，使家长可以
安心地奋战在生产一线。菜场还在各
村办起了扫盲班，帮助年轻农民学文
化，因为是在晚上学习，因此又叫夜
校。教员由部分学校老师和场部干部
担任。父母一辈人认识的文字绝大部
分都是那时在夜校学来的。

为了解决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难
题，市商业局派来一名医生、一名护士，
成立了菜场卫生所，地点就在高楼村东
头一所民房里，做到了小病不出场，深
受农民欢迎；为了解决蔬菜运输问题，
菜场成立了专门的马车队，大量的蔬菜
就是靠马车、牛车（后来又有了架子车）
源源不断地送到城里。当时实行的政
策是统购定销、超产超收，收获的蔬菜
按照计划直接送到菜站或供应点，有时
也送到煤矿的职工食堂。

后来，菜场从场部到各村架起了电
话线和广播线路，场部领导经常用电话
联系各村，也经常在广播里讲话，并且
有专门的电工和维修人员。广播里还
会播放一些戏曲，都是名家唱段，老百
姓一边在大食堂吃饭一边听戏，其乐融
融。菜场的领导和机关干部坚持与菜
农一起吃大食堂、一起参加劳动，还经
常到农户家里走访慰问，与大家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和感情。

国营高楼菜场的建立是平顶山矿
区建设的需要，也是计划经济和大跃进
的产物。在城市近郊建立一个专业化
蔬菜生产基地，既能够保证蔬菜种植面
积的落实，又能满足矿工和城市居民的
鲜菜供应。特别是在国民经济三年困
难时期，粮食供应紧张，城市居民实行

“低标准、瓜菜代”，菜场生产了大批的
南瓜、红萝卜等蔬菜，帮助不少人熬过
了饥荒。为了服务新兴煤城的建设，市
商业局和菜场的干部职工，特别是广大
菜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作出了巨大贡
献，历史将铭记他们。

1962年6月，市商业局国营高楼菜
场解散，成立高楼人民公社，恢复集体
所有制，划归郊区领导。

回忆高楼菜场
◎高德领

带着一身长途颠簸的疲惫，投入
清秀清幽的宝丰县观音堂林站马堂村
的怀抱，再惬意不过了。这里青山环
抱，绿水掩映。放眼望去，远山叠翠，
奇峰耸立。听翠谷鸟语，嗅千葩飘香，
看古树名木，观山溪石屋。幽谷清溪，
若断若续，流泉飞瀑，如雷如鼓。烟云
中的马堂村，意境超然，神秘莫测，险
峻中蕴含着柔和恬淡之情，古野里透
露着清秀质朴之美。

在马堂村东沈家自然村，有一片
千棵以上的千年古橿树、栎树，当地人
叫橿栎树。古树浓郁苍劲，盘根错
节。我们步入树林，顿时有凉飕飕的
感觉。沈家自然村东接柳树沟擂鼓
台，西有泉源沟，南靠马寨山，北邻南
石河，是一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地
方。走在树林中，头顶被大大小小的
树枝、树叶盖得严严实实，蓝的天和强
的阳光只能零零星星从很小的间隙中
望到，而透过来的光线形成了美丽的
光斑，花蝴蝶一般在飞。

那片古树林还是鸟的天堂，鸟叫
声此起彼伏，这里“啾啾啾”，那里“咕咕
咕”，枝枝杈杈间，大大小小的鸟儿飞来
飞去。同行的朋友用带有 500 毫米长
镜头的单反相机朝上瞄，色彩斑斓的伯
劳鸟、身材臃肿的大山雀，还有长尾巴
的山斑鸠都在他的镜头里定格。

古树林尽头，是一个小小的村落，
零零星星地散落着十几间古旧的石头
房子，屋顶是黑黑的瓦片，屋身灰扑扑
的，与老树的树身一个颜色。这些石
头房子妙趣横生，不是亲眼所见，真的
难以相信。一石一态，一石一画，充满
了美意。有的半黄半咖啡色，有的半
白半乳黄色，还有的由黑、白、灰和许
多叫不出名字的颜色点缀，在太阳的
照耀下都变了颜色，看上去光滑似玉，
一摸却十分粗糙，像是一颗颗沙粒堆
积而成。

村中有一棵古树，树围竟有 3 米
多，高达17米，枝繁叶茂，浓荫蔽天，所
盖之地有 50多平方米，相传已有千年
历史。虽然树干老态龙钟，盘根错节，
但仍然生机勃勃。这一棵老栎树，被
当地百姓称为“神树”。据介绍，像这
样的古栎树，原来有 3棵，1958年大炼
钢铁时砍掉了两棵，这一棵正准备砍
时，一位村民突然冲向大树，拦腰抱
住，大喝一声：“谁要砍掉老栎树，就先
把我砍了！”从此老人天天守着这棵老
树，才把“神树”保留至今。后来，全村
的老百姓全部行动了起来，不分昼夜，
轮流守护，誓与古树共存亡。

古栎树西侧的小河，就是泉源
沟。河水清澈见底，游鱼可数。隔岸
相望，对面有一幽静的小村落，民舍几

间，鸡鸣犬吠，炊烟袅袅，犹如画屏。
我们终于登上了主峰观景台，抚

摸依偎入怀的云片，眼望薄雾里间歇
出现的山花，远有青峰错落，近有俊鸟
吟唱。少顷，便见山谷里蒸腾起丝丝
水汽，如烟如絮，渐渐凝结为雾。这时
太阳似露未露，而雾团已聚集如海湾
小潮，涌入谷壑，牵连融合，汇成万匹
白练，千丈银涛，浩浩荡荡，漫卷而来，
把所有的山峰侵吞为海中岛屿，似沉
似浮，若隐若现。而我们竟成了这神
山仙岛里的忘形仙翁。

马堂村的天，就像孩儿的脸，说变
就变。刚才还是碧空如洗，眨眼间，黑
云滚滚压在头顶，一会儿就电闪雷鸣，
山风裹着暴雨，劈头盖脸地猛浇下
来。此时，远山近水，烟雾笼罩，危崖
奇峰，时隐时现。整个马堂村，云腾雾
涌，似乎处于缥缈之中，好像是仙山琼
阁，我们则有腾云驾雾之感。

不久，雾散天开，乌云惊退，天色
更蓝，山水更美！一道彩虹横跨山涧，
马堂村更有一番风情。只见悬崖绝壁
上，流水潺潺，飞瀑腾空，珠花翻飞，在
艳阳下映出了七色霓虹。

啊!此刻的马堂村啊，你多像刚刚
出浴的美人，梳洗打扮一新后，容光焕
发，顾盼生情，楚楚动人，你内在的美
全都溢了出来，令人一见钟情，无酒自
醉!

至此，我才悟到：有了云雾，马堂
村才有了水汪汪的灵眼、震魂摄魄的
神采。是云雾，兴起雄滔伟浪，活了怪
石，育起松柏，润了翠峰，染了花丛，以
精气血脉融贯了偌大的马堂村，使之
疏密有致，谷幽峰奇，美景变幻。马堂
村的一木一石,一亭一台，甚至每一片
绿叶,每一泓清泉，都在宣泄着大自然
的神奇。马堂村的奇绝风物何止这
些？不论翠峰、深谷，不论奇石、绿叶，
不论溪流、飞瀑、碧潭，处处都有奇丽
的美景，你要我说我可真说不完。我
觉得此景只应天上有。

此时此刻，千般风物，万种诗情，
都奔来眼底，涌上心头，凝成了高亢激
越的最强音：美哉，马堂村！

大美马堂村
◎郭进拴

小时候总认为高考离我很
远。小升初时，我没有耐心学
奥数，因为高考还远；上了初
中，忙着参加丰富的社团活动，
忙于学生会工作，无暇学习，因
为高考还远。那时高考在我心
中一直是模糊的。

中考后的暑假，第一次接
触到了“高考之路”之外的一方
风景。当时，一所新加坡高中
决定在郑州选拔学生，我们学
校是五所资格院校之一，而我
也有幸获得了这次机会。大
半个本该清闲的暑假，我开始
备考，也开始狂想：如果通过了
选拔，高中在新加坡上，会轻松
地学习四年，然后赴英美上大
学……

考试那日，晨光熹微，我揣
着一颗狂跳不止的心走进考
场。智商测试，简单；数学，不
在话下。但当看到那张布满生
词、冷若冰霜的英语卷子时，我
上扬的嘴角立刻凝滞，浑身渗
出一层又一层冰凉的汗珠——
那是一种酝酿着的梦想被从襁
褓中扯出、摔碎、再踹上几脚的
感觉，整个天空都暗淡了……

怅然地回到家，我忽然冷
静了许多，一条改变人生的终
南捷径不复存在了，高考之路
拼的是真本事。

去 者 不 可 谏 ，来 者 犹 可
追。我带着小心翼翼，进入了
高中。有时与朋友谈心，扯到

成绩和高考，会遭电击似的收
住话头。回到家，高考二字也
像雷区似的，决不触碰半点。

阴晴圆缺的日子依旧。直
到有一天，我听见朋友说了这
么一句：高考之外？高考之外
还有梦想呀！顿时，一股兴奋
涌遍全身。我开始渐渐聆听、
积累、搜集许多同学的梦想：一
位痴迷短跑，想当职业运动员；
还有一位酷爱写作，要挥毫泼
墨，用笔尖记录感动；更有一位
精通古诗词，还喜欢马克思主
义，想当一名学者,做一根“有
思想的苇草”；还有想解决无线
输电难题的电磁学爱好者；还
有歌手、球星……我被这样一
个个天真甚至有点可笑的高考
之外的梦想打动，也惊喜地发
现，高考之外还有一片乐土。

多少次，凝望万里夜海时，
也会想起我的故事我的梦。五
年前，我和伙伴们共同组建了
天文社，我们用镜头瞄准无边
的星空，触摸宇宙的心跳。如
今，星座图已破烂不堪，那台望
远镜也早已结满蜘蛛网。

身边总有许多不为高考所
动、天马行空的梦想家，也不乏
为高考之路焚膏继晷的实干
者。其实，不过是两种不同的
选择而已。高考也许残酷，但
这毕竟是心灵的一次历练与成
长，既然选择了，便只顾风雨兼
程。

高考与高考之外

◎王若华

伏牛山绵延八百里，余脉犊牯山
脚下，便是我的家乡。我家所在的村子
不大，村里的小寺香火也并不旺。但因
为寺里的德昭老和尚慈眉善目，且喜欢
与周边村落的人“说三道四”，所以，寺
里的人气儿倒挺旺。经常地，会有些
或老或少的汉子来寺里和他闲聊。

我结婚后在县城有了自己的家，
犊牯山脚下那个老家便萦绕在了记忆
里。不过，每次我回去，德昭和尚的这
个小寺是必去的地方之一。前些天又
回老家，这家吃那家喝的，浑身荡着酒
气，所以，到寺里时“大不敬”的念头忽
然在心头浮起，而且在和德昭闲聊时，
借着酒兴直接问了出来：“说实话，你
独自在寺里时，会不会想弄点儿肉吃、

酒喝啊？”
问过后，我有些后悔了，但德昭慈

眉善目惯了，并没在意，只是看了我一
眼，笑着反问：“你是自己开车回来的
吧？”“是啊！”我顺口答道，一时想不出
他反问这句啥意思。

“那我再问你，”德昭又说，“你平
时开车系不系安全带？”“当然系呀！”
我说。“那你告诉我，你是因为怕交警
罚款才系的呢，还是出于自身安全才
系的？”德昭看着我，笑吟吟地问。一
时间，我愣住了，但也就在这瞬间，我
明白了些什么。的确，很多事情、很多
时候，我们貌似在遵章守纪或者做给
别人看，但事实上，是我们无形中的自
律，并形成了一种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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